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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满 18岁的朱亦，下课后匆
匆打车去买了一个水果蛋糕回教
室。朱亦的班主任和室友在黑暗
中围着蛋糕，等待朱亦许下愿
望。他们并非对朱亦那个未说出
口的生日愿望一无所知。大约两
年前，她先是告知了家长，而后在
社交平台上“出柜”，宣布自己的

“跨性别”身份。
“我只是个得了‘雄化症’的

女孩”
《中国慈善家》22 日综合报

道，跨性别，指性别认同异于原生
性别的人。朱亦今年的生日愿望
是，变成一个女孩子。她并不认
同自己身份证上的那个“男”，而
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子。

就在朱亦出柜的 2018年，世
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 11版《国际
疾病分类》（ICD-11），将“性别认
同障碍/性别焦虑”（中文又称“易
性症”）从“精神障碍”部分除名。
同年，中国卫健委印发 ICD-11，要
求积极推进 ICD-11中文版全面使
用。

朱亦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传统
家庭，父亲早年去世了，经商的母
亲独自抚养朱亦和妹妹。在记忆
里，她幼儿园时期就喜欢看女孩
看的动画片，用粉色的书包、粉色
的文具，“被人问到长大想干什
么，我都会说想当魔法少女”。

儿时这些话只是被大人视为
童言无忌。小学后，她依旧性格
柔弱，“经常哭，像个女生”，因此
时常被父亲责打、被班主任体
罚。从一次又一次的规训中，她
知道了什么是“正确”与禁忌，学
会压抑自己，并像别人眼中的正
常男孩一样增大食量、努力运动，

“求生欲让我明白，装成男的是对
的”。

回想起来，她一直有想要变
成女生的倾向，但就连面对自己
都无法坦诚。同时，她开始真切
地察觉到自己对男孩的情愫、对
女装的喜爱，以及对自己男性身
体的厌恶。她初二开始患上抑郁
症，而后病情加重，常流泪至深
夜，反复纠结“假如我出生就是女
孩子，那该有多好”。她多次去做
心理咨询，但心理咨询师也未察
觉到这是性别焦虑。

朱亦的痛苦并不是跨性别群

体中的个例。根据北京同志中
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起
的《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
况调查》，2060份有效问卷显示，
将近 67.6%的受访者曾经强烈厌
恶自己的生理性别，72.8%对青春
期发育有过强烈痛苦与焦虑。

转机出现在高中。一线城市
国际学校的开放风气让她有了性
别平等、勇敢表达的观念，同时压
抑之下她的抑郁情绪愈发严重。
2018年，她宣布“出柜”了，成为学
校里唯一一个公开身份的跨性别
者。年轻而观念开放的老师、友
好的同学，以及教学区两个独立
的无性别卫生间，大大减少了她
作为跨性别者在生活上的阻力。
她感到被尊重、理解和支持，医院
抑郁测试的结果表明，她的抑郁
症由中度转为轻度。

朱亦开始相信，她只是一个
得了“雄化症”的女孩子，“相信最
终我的雄化症会被治好的”。

母亲带她进行“性别扭转治
疗”

对于孩子的性别表达，朱亦
母亲起初不置可否，甚至偶尔表
现出支持的态度。但情况在 2019
年下半年发生了转变。妈妈开始
联系僧人给朱亦的房间“调风
水”；向亲戚们控诉朱亦有多么

“不正常”；今年寒假开始后，妈妈
终于要求朱亦去一家当地的私立
中医院进行“性别扭转治疗”。

18岁的朱亦在许下生日愿望
的那一刻从未想到，接下来等待
她的是一段残酷的性别扭转治
疗，包括注射、电击、限制人身自

由等，而主导者正是自己的母亲。
性别扭转治疗，通常指对跨

性别者进行强制扭转治疗，以解
决跨性别者不符合原生性别认同
或性取向问题的治疗。

朱亦曾离家出走，但都被妈
妈找到“押送”回家，并送到私人
诊所里接受治疗。每日的“治疗”
包括注射三瓶中药注射剂。后
来，又换成了“脑循环治疗”，即使
用仪器在手腕上轻微电击、在头
部周围不断震动。

有一天，一位医生走过来，对
朱亦吼道“你是男的女的？”“你还
不知道自己有病吗？啊？”持续的
指责和斥骂让朱亦情绪崩溃。

趁大人们不注意，朱亦用手
机向朋友发了求助信息，朋友为
她发布了求助微博。

从下午到夜幕降临，朱亦在
医生的羞辱、威胁和恐吓中度
过。当晚，母亲在医院旁边的宾
馆开了一个套间，安排朱亦和一
个“壮汉”同住一个房间。次日，
求助微博的转发数达到 4000 多
次，警察和当地的社工志愿者找
上了门。宾馆不再让他们住进
来，中医院也拒绝了朱亦母亲继
续治疗的请求。

“姐姐”们比母亲更像家人
“朱亦妈妈的情况算是（跨儿

家长中）很少见的。”北京回龙观
医院主任医师、性心理学家邸晓
兰告诉《中国慈善家》，她曾在今
年6月接诊过朱亦，并劝说朱亦母
亲接纳孩子的性别认同。在她的
接诊经验中，一部分家长在受引
导、劝说后能够理解、支持孩子，

还有一部分家长会选择回避问
题、不加谈论，但强制孩子进行性
别认同扭转的只是少数。

邸晓兰说，自 2018年回龙观
医院设立两性心理门诊以来，她
每年接诊跨性别者约有100位，年
龄主要分布在18至30岁。

作为从业三十余年的性心理
学家，邸晓兰认为，比起二十年
前，如今跨性别者的自我接纳情
况好了许多，同龄人也相对能够
理解，“主要的问题在于家长”。

2019年，密歇根州立大学和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两位学
者在美国《家庭心理学报》发表的
文章指出，相比于社区和朋友的
支持，来自家庭的支持更能够显
著改善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尤
其是对于降低跨性别者抑郁和自
杀的风险尤为有效。

与之相对的是，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 2016发布的《中国性少数
群体生存状况》显示，家庭中的歧
视发生率最高，其次是学校。
《2017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况
调查》表明，1640位可能或确定被
父母或监护人知道身份的受访者
中，遭到“强制进行扭转治疗”的
比例为11.9%。

比起母亲，朱亦感觉到“姐
姐”更像自己的家人。“姐姐”和朱
亦一样也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她
们在网络上结识，朱亦今年离家
出走，投奔的就是“姐姐”所在的
城市。

在同住的两个月里，“姐姐”
每天晚上都会摸着朱亦的头，温
柔地鼓励她。朱亦自小有说话口
吃的毛病，特别是在母亲面前。
而和“姐姐”相处的过程中，这个
毛病同抑郁情绪一起神奇地减缓
了。

帮助朱亦的不只一个“姐
姐”。核桃是LGBT公益组织北京
同志中心跨性别部门下“个案小
组”的负责人。今年 4月，通过微
博得知朱亦被迫接受“扭转治疗”
之后，她迅速集结了十几个跨性
别社群的伙伴，商讨如何“救出”
朱亦，并协同另一家LGBT公益组
织“同语”以及朱亦家乡当地的社
工组织一起达成了目标。在那之
后，“个案小组”长期为朱亦提供
法律援助、连续陪伴、自杀干预、

家长科普教育等支持。
困境：中国针对的跨性别者

的保护还不完善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于2016年

成立“易性症综合诊疗团队”，据
该团队成员、整形外科副主任医
师潘柏林介绍，该团队集结了心
理咨询科、内分泌科、整形外科、
耳鼻喉科、男科等科室的医生，每
周接诊跨性别者 10至 20位，年龄
在15至30岁居多。

基于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
会的指南，该团队总结出一套针
对跨性别者的序列治疗步骤，也
称“性别工程”，分为心理咨询服
务、激素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三
个阶段。而无论哪一个步骤，目
的都在于帮助跨性别者实现他们
的性别认同，缓解他们的性别焦
虑状况。

关于激素治疗，邸晓兰直言，
中国缺乏相关的政策、指南，一旦
医生开具激素后跨儿身体出现了
什么问题，医生可能就要负法律
责任。

对于为跨性别者开具“易性
症”证明，邸晓兰对其合理性提出
质疑，“这不属于精神科疾病，就
像一个人去垫鼻子整容，是他自
己的事，不需要精神科证明。”

而根据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刘
明辉刘明辉的研究，中国的法律
并未禁止对跨性别者性别认同及
表达的强制矫治行为。她在《中
国妇女报》发文称：“现实中存在
的使用电击等扭转治疗手段伤害
跨性别者身心的现象亟待消除。
根据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
定，我们希望国家卫生与计划生
育委员会发文，禁止任何机构和
个人对跨性别者的强制矫治，禁
止心理咨询师损害所有性少数群
体的人格尊严。”

朱亦无法原谅母亲对自己的
伤害。6月开学后，她的情绪好转
了许多，但暑假快到来的时候，母
亲又在短信中提到，河北有一家
可以做扭转治疗的医院。为此，
朱亦又开始日夜忧惧。

如今，她很少回妈妈的短
信。有时候，妈妈在短信里会说，

“妈妈爱你”。这让朱亦的心情五
味杂陈，她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
回复，“我也爱你”。

注射、电击、羞辱

中国跨性别少女遭遇“性别扭转治疗”

“史上最便宜甩货，不买就亏
了”“线上兼职，日赚 800块”……
近来，一些网民发现，有人通过扫
描二维码进入微信群，发出各种
诱惑性广告，引导群内成员购物
或通过指定的转账操作牟利。记
者调查发现，微信群的二维码在
网络上被倒卖，一些不法分子借
此实施诈骗或洗钱。

骗子冒充老师入群“作妖”
“全体成员，现在学校推出一

款补习资料，主要补习语数外三
个重要科目，一共三套资料，还有
专业老师网上辅导，资料费共计
180元。请家长们发红包到群里，
备注好小孩姓名。”今年5月，在福
建省安溪县某小学五年级一班的
微信群里，有人发布上述通知，19
名家长陆续交了“资料费”后发现
受骗报警。

办案民警王槐宗介绍，犯罪
嫌疑人已被抓获。据交代，他通
过在网上购买微信群二维码进
群，伪装成“数学老师”。“他在潜

伏过程中‘学习’群内老师的语言
风格，并采用同样的头像、昵称对
家长进行诈骗。”

微信团队接受采访时表示，
恶意倒卖微信群二维码、进群骚
扰正常微信用户的恶意团伙，一
直是打击重点对象。微信曾在去
年发布提醒，有不法分子租用他
人提供的微信群二维码，将违法
犯罪的赃款分批分量洗白。有用
户受“网络兼职赚佣金”的广告诱
惑，按要求创建微信群，而后将群
二维码传给中介；中介将二维码
提供给网络黑产参与者。黑产参
与者在群内发放一定金额的红
包，参与“兼职”的群成员将红包
提现后转账到指定账户，完成任
务并领取佣金。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
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表示，
这种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转移
资金并收取高额“佣金”的行为，
涉嫌洗钱。

明码标价兜售并“包教会”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网络平
台成为微信群二维码买卖集散
地，一些网络社群不仅兜售非法
搜集二维码的工具，还提供“包教
会”服务。

搜索“群二维码”，可以发现
不少以“微信群活码”“微信群二
维码分享”为名的QQ群，正在兜
售涉及全国各行各业的微信群二
维码，这些群动辄有一两百人。

记者联系多名卖家，交钱后
被拉入相关微信群。一个随机发
现的群二维码价格为 0.3元至 0.5
元，而一个指定的群二维码价格
为 2元一个。在另外一些社交或
购物平台，同样存在倒卖微信群
二维码的情况。一些卖家以“每
天更新 500个群二维码”“二维码
活码无限量生成”等方式招徕顾
客。此外，还有人发布求购××楼
盘业主群、××牌车友群二维码的
信息。

同时，一些人出售微信群二
维码“爬虫软件”牟利。一名卖家

在网上向记者推荐一款软件，该
软件月费189元，用户可自行添加
关键词，抓取网站、微博、贴吧、公
众号等平台中的微信群二维码，
并提供智能检测真伪、过滤重复
码等功能。记者在卖家指定的平
台分别输入“网约车群”“业主群”
等关键词，不到 5分钟就输出 227
个微信群二维码。一个卖家说：

“有了软件，你也可以去做卖微信
群二维码的生意。”此外，还有一
些网站公开提供相关教程。

恶意进群者将被封号
多地公安机关的办案民警表

示，微信群是熟人间社交平台，群
内人员相互信任度高，对营销中
隐藏的不法行为缺乏警惕性，必
须高度重视，加大对犯罪团伙的
打击力度。

微信团队表示，对于微信群
中的网络欺诈行为，已经上线了
专项打击、预警提醒、宣传教育等
多项措施，对于恶意进群人员进
行封号打击，开发的提醒功能可

以将其一键踢出，并支持用户对
群二维码进行失效操作。

据悉，购买二维码的犯罪分
子，主要是通过扫描方式入群。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左晓栋提出，当前微信群扫描二
维码入群的群成员身份无须审
核，建议平台提高入群门槛，设置
改为“须由群主或管理员审核”，
避免不法分子通过群二维码“混
入”群组。

专家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惩治贩卖二维码行为。

高艳东主任建议，目前买卖
二维码通常都是用来实施犯罪行
为的，可以考虑适用刑法第二百
八十七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的有关规定进行惩
处。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从源头
上取缔非法获取微信群二维码的
渠道，各个平台应该通过相关的
技术手段对此类交易进行整治。

警惕！有人非法搜集倒卖微信群二维码
不法分子利用二维码进群后实施诈骗或洗钱


